
專訪澳洲原住民活動家梅奧：公投失敗一年後，現在怎麼辦？

「原住民之聲」公投失敗一年後，為計畫奔走的澳洲的原住民活動家會如何看待強大的保守敘事？又如何思考原住民運動的策略？

2023年10月14日，澳洲悉尼，當地就是否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加入承認「原住民之聲」的條文而進行全民公投。攝：Mark Evans/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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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悉尼知名的中產階級社區，帕丁頓常年有超過1.2萬居民，年齡介乎20到39歲，過六成人是單身，過半人口擁有大學本科或以上的學歷，以白人為主。
根據票站最終結果，帕丁頓在2023年澳洲「原住民之聲」公投中，72%的當地居民投了「贊成」。

因此，2024年9月的一個週六夜晚，在帕丁頓的一家教堂裡，當原住民之聲公投「贊成派」的領袖托馬斯·梅奧（Thomas Mayo）拿著他的新書《以前是，
未來也會是》（Always Was, Always Will）走上舞台時，台下的數十名觀眾向他投來熱烈的掌聲。

今年46歲的梅奧身材高大，外表穩重安靜，人們向他提問時，他會先停頓幾秒，思考一番，再作回答。觀眾當中，有不少人在公投宣傳期間做過「贊成派」
的志願者，而梅奧上台後也認出不少熟悉的面孔，向他們點頭微笑致意。但隨著梅奧落座，全場逐漸安靜，一年前公投失敗的陰影，也漸漸開始籠罩全場。

2023年10月14日，澳洲就是否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加入承認「原住民之聲」的條文，而進行全民公投。「原住民之聲」是一個聯邦層面的獨立諮詢機構，
由原住民組成，負責對原住民社區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提出建議；公投通過在憲法層面上承認「原住民之聲」，來實現對原住民的憲法承認。然而，澳洲全國
最終只有四成人口投下「贊成」，在八個州和領地之中，僅有首都領地的「贊成」票數超過「反對」，公投最終失敗。

如今，公投已過去一年，作為「贊成派」領袖、托雷斯海峽（位於澳洲和巴布亞之間）島民出身的梅奧，也帶著他的新書周遊全國，向公眾分享他過去一年
關於公投的反思，並在阿德萊德接受了端傳媒的專訪。

梅奧是怎麼看公投失敗後，這一年來有關原住民事務和政策的變化的？作為「贊成派」的領袖之一，這一年來他是如何「走出低谷」的？更重要的是，在梅
奧看來，「原住民之聲」還有機會捲土重來嗎？

https://results.aec.gov.au/29581/Website/ReferendumDivisionResults-29581-149.htm


澳洲原住民運動家梅奧。圖：受訪者提供

公投期間，他當了「全國的替罪羔羊」

梅奧今年46歲。從事原住民權益運動將近有十年。

2017年，澳洲各地的原住民領袖聚集在有「澳洲的靈魂」之稱的烏魯魯岩（Uluru），簽下了著名的《烏魯魯宣言》，指明原住民與由殖民者建立的「澳大
利亞」要達成和解，建成「原住民之聲」必不可少。梅奧是《烏魯魯宣言》的簽字人之一，並自2019年起，擔任「澳大利亞人爭取原住民獲得憲法承認協會
（Australians for Indigenous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的董事。

2022年，澳洲工黨擊敗連續九年執政的自由黨，成功上台。黨魁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勝利演講上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推動修憲公投，成
立「原住民之聲」。此後一年，梅奧全國演講，宣傳「原住民之聲」。他自己統計過，在公投結束之前，他去年一整年只有25天在家。

在公投宣傳期間，作為「贊成派」發言人的梅奧遭到不少來自保守右翼人士的攻擊。

他在《以前是，未來也是》一書中指，在公投期間，作為「反對派」的宣傳陣地的默多克旗下的多家媒體不斷發表評論，將梅奧自從事原住民權益運動以來
說過的話都找出來，加以「裝飾」來大肆宣傳。「反對派」的支持者甚至在全國報紙上刊登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全版漫畫，諷刺梅奧。如今公投結束，梅奧
也向公眾首次吐露心聲：在當時，他也曾想過退出「贊成派陣營」。



「我不是個容易感到壓力的人，但那個時候這些攻擊讓我壓力爆棚，」梅奧告訴端傳媒。「我也擔心，這些對我的個人攻擊會對（贊成派）的宣傳有負面影
響。這些攻擊的目的就是為了把我塑造成是某一類人，即使我根本不是。而這些攻擊也不是針對我個人或者是我作為領袖的身份，而是為了影響公投結
果。」

梅奧向「贊成派」團隊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詢問他們的意見，團隊卻告訴他，這些惡意攻擊的實際影響並沒有梅奧想像的那麼大；他們認為，之所以梅奧成
為「替罪羔羊」，全因攻擊他本人要比攻擊「贊成派」的立場要更有效也更容易。在聽取團隊的意見後，梅奧確定繼續留在「贊成派」前線。

「我要繼續走下去，也必須要繼續走下去，因為我愛我的家人，我愛我的（原住民）社群，我也花了時間去理解歷史，也理性地分析了我究竟是為何而戰。
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不是理想主義者，也因此我對我們嘗試去做的事情堅信不疑，」梅奧說。





2023年9月17日，澳洲愛麗斯泉，「Walk for Yes」集會，為澳洲即將舉行的原住民議題公投而舉行。攝：Jaimi Joy/Reuters/達志影像

在梅奧看來，「原住民之聲」的確是實現原住民與澳洲和解最合理的方案。「原住民之聲」不是一人計畫，而是在多年的憲法承認原住民運動下，來自全國
各個原住民部落的領袖聚集在烏魯魯，進行數天討論後，得出的結果。

梅奧認為，公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為澳洲兩大政黨之一的自由黨，在原住民權益面前優先政治考慮，單純為了反對工黨而反對「原住民之聲」。外
界長期認為，若公投成功，工黨就會增加在2025年選舉連任的勝算。「我們看到，在澳大利亞的兩黨政治體制中，在野黨其實在早些年之前，也是支持修憲
承認（相關立法方向）的，但是他們選擇利用公投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來彰顯自己與工黨在政治上不同，而不是繼續他們先前就有的兩黨共識，」梅奧
說。

澳洲「原住民之聲」修憲公投，為何開始就注定失敗？

延伸閱讀

為了與梅奧這位原住民領袖相「匹配」、表明他們也是有原住民支持，自由黨派出在2013年執政期間，擔任其建立的「原住民諮商委員會」主席的原住民商
人孟丁（Warren Mundine）和出身政治家族、擔任北領地原住民參議員的普萊斯（Jacinta Nampijinpa Price）作為反對陣營的領袖。

值得一提的是，「反對陣營」也不只是有自由黨一派。前任綠黨參議員莉迪亞·索普（Lidia Thorpe）是著名的「原住民主權運動（Blak Soverign

Movement)」的領袖。在公投中，持左翼立場的綠黨選擇「贊成」，索普為了堅持自己「反對」的立場，退出了綠黨。

索普認為，「原住民之聲」是變相承認澳洲殖民政權，比起「原住民之聲」，更為急切的是澳洲要和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前殖民國家一樣，和原住民建
立公約（treaty），承認原住民的主權。目前，澳洲是唯一一個有英聯邦殖民歷史、但仍然未和原住民建立公約的大國。索普在2020年接受端傳媒訪問時，
也強調，她認為只有通過公約，澳洲才能解決這個國家的「身份危機」。面對同來自原住民社區的多元反對聲音，梅奧並不認為原住民社區內部是分裂的。
「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整個原住民社區有大概80萬人（注：根據澳洲2021年人口統計數據，全澳共有大約98萬人認為自己是原住民），肯定會有各種各
樣的觀點，」他說。「最重要的一點是，那些在公投中持反對意見的參議員只是極少數，他們是和絕大部分原住民的觀點相反，因為在公投結束之後，我們
去看有大量原住民人口的投票區的數據，這些社區絕大部分人都投了贊成票。」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31108-opinion-australia-indigenous-voic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616-international-indigenous-australians
https://www.sbs.com.au/nitv/article/the-referendum-for-a-voice-to-parliament-failed-but-what-outcome-did-most-indigenous-voters-support/i2reavyqn




2023年1月26日，澳洲悉尼，原住民在生火紀念「入侵日」。攝：Rick Rycroft/AP/達志影像

虛假信息，如何成為公投失敗的「最後一根稻草」？

除了沒能在公投上達成兩黨一致，梅奧還認為「贊成派」在公投的失利」和「反對派」的虛假信息有關。

梅奧在書中總結了公投中多次出現的假信息。反對派聲稱，根據澳洲生產力委員會的數據，每年政府在50萬原住民身上花費300億澳元。此處信息來自反對
派領袖、曾在自由黨執政期間擔任澳洲原住民諮商委員會主席的孟丁在2016參與澳廣電視節目時發表的演講，事後已經被事實核查鑒定為不實信息。

實際上，自從自由黨在2013年開始執政後，自由黨首先在原住民福祉項目上，砍掉了超過5千萬澳元的經費；而根據澳洲生產力委員會的數字，在2012年
到2013年期間，聯邦政府在國防、外國援助、學校教育和健康醫療等面對所有澳洲人的福祉項目上花了300億澳元，當中只有60億澳元是原住民相關。

然而，在公投期間，有關「300億澳元」的謠言仍在不斷擴散，也成為了反對派遊說民眾給「原住民之聲」投反對票的理由——既然原住民已經每年收到這
麼多錢，為什麼政府還要再給原住民花錢建「原住民之聲」呢？另一個廣泛流傳的虛假信息是「原住民能免費上大學、得到免費車甚至免費貸款」，這些謠
言在公投之前就已經存在。

梅奧形容公投期間出現的虛假新聞傳播，就如以往世界各地每逢政治選舉就會見到的「認知作戰」（disinformation campaign）一樣。这些虚假信息也是
利用了澳洲民眾和對原住民社區仍不熟悉來實現廣泛傳播。

「比起有關朋友的流言，人們更容易相信有關陌生人的流言，而原住民在澳洲人口不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他說。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其他澳洲人不會
常常遇到有原住民背景的人，和原住民建立深刻友誼的人就更少了，「這一弱勢也因此被這些虛假信息和散播恐懼心理的運動利用了，」梅奧說。在公投宣
傳期間，反對派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投反對（If You Don’t Know, Vote NO）」宣傳口號被評論為最成功的口號之一。

此外，儘管修改憲法來增加「原住民之聲」並不會改變澳洲的政治體制，不會改變澳洲的土地私有制制度，但还是有很多民眾誤以為「原住民之聲」宣稱原
住民擁有土地權，會令他們私有的土地被收回。實際上，之所以選擇通過修改憲法而不是國會立法來建立這個機構，是為了保證這個機構的功能不會受到澳
洲選舉和政府交替的影響，允許機構能夠長期跟蹤和處理原住民議題，結束當下原住民政策常因政黨輪替而頻繁修改的亂局。「原住民之聲」也只是一個獨
立諮詢機構，國會仍然有權決定其結構和組成。

2023年，澳洲經濟受到嚴峻挑戰，物價持續上升，央行不得不連續數次加息來調控物價，卻也讓背負房貸的普通民眾面臨更大的財政壓力。梅奧指，當時生
活成本危機是普通民眾最關注的議題，這也可能是他們沒有關注離他們生活較遠的「原住民之聲」的原因之一。

既然民心重點不在「原住民之聲」，為何工黨執意要在2023年舉行公投？畢竟公投期間，工黨政府和「贊成派」也屢遭提問：有關「原住民之聲」如何運
作、如何選舉出內部成員的細節仍未出台，他們該如何說服民眾去贊成一個完全沒有細節的機構納入憲法？

在公投一週年之際，工黨原住民事務部長琳達·伯尼（Linda Burney）接受澳廣新聞採訪時表示，當時工黨在看到去年公投前民調顯示，公投支持率下降的
時候，沒有選擇推遲進行公投，是因為工黨選擇的原住民領袖諮詢小組當時一致認為，公投必須繼續如期進行。但資深澳廣新聞政治記者帕翠莎·卡瓦勒斯
（Patricia Karvelas）就指，去年她在公投前和多名工黨內部成員交談，對方均指，關於是否延期公投的討論中，並沒有討論到公投失敗的情況，而她認
為，政府缺乏這一方面的討論，正是這場公投失敗的關鍵因素。

此外，有關公投是否成功爭取到多元文化移民社群——即其他非白人族裔群體的支持，也一直是公投宣傳期間的爭議。反對陣營堅稱，澳洲的國策是多元文
化主義和種族平等，若對原住民的承認需要納入憲法，那麼移民也應該受到同等待遇。這一說法受到澳洲多元文化代表的最高組織的批評，指反對陣營企圖
利用這一聲稱來分裂移民社區。有數據也顯示，從最終結果來看，多元文化移民社區更傾向支持修憲。

在宣傳期間，梅奧也參與了西悉尼華人社區的中秋活動，並與華人居民面對面，解答他們對公投的疑問。但他也承認，贊成派其實在對多元文化社區的宣傳
是可以「做得更好」，而他也強調，令贊成派沒有在多元文化社區中獲得更多支持的，是「非常強大的虛假信息作戰，導致人們對公投深感疑惑」。在公投
期間，公投問題的中文翻譯也曾在華人社區中引發憂慮，問題中的「First Nations」原本翻譯成「第一民族」，但有華人社區領袖認為，雖然這一翻譯是準
確的，但是可能會導致對原住民文化不熟悉的華人誤讀，以為公投是讓原住民在種族上優於其他所有種族，因此提議修改成為「原住民族」，這一建議後受
到政府採納。也有資深翻譯認為，除了翻譯，更需要做的是在華人社區裡教育和科普原住民文化和歷史，否則翻譯可以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actcheck-qanda-is-30-billion-spent-every-year-on-500-000-indigenous-people-in-australia-6465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13/more-than-500m-to-be-cut-from-indigenous-programs-in-budget
https://www.abc.net.au/news/2024-10-14/voice-referendum-anniversary-linda-burney-set-record-straight/104467412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voice-opponents-push-to-recognition-of-migrants-alongside-indigenous-people/3u6cxuaun
https://www.tallyroom.com.au/53530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t/article/will-the-nuances-of-translation-led-to-misunderstanding-about-the-voice-referendum-in-the-chinese-community/9ur7q706n




2021年1月26日，澳門悉尼，市民上街紀念「入侵日」。攝：Brook Mitchell/Getty Images

在「後公投時代」，原住民事務如何爭取支持？

在公投宣布失敗後，梅奧遵循和妻子的約定，先留在悉尼一週完成對公投結果的回應，然後再飛回北領地達爾文的家。到家後，妻子告訴他，他年幼的兒子
在公投結果出爐的次日早上告訴母親，覺得自己今天早上感覺「好多了」。梅奧這才意識到，雖然他的孩子年紀還小，但也已明白公投對他們的重要性，也
因此在看到公投失敗後，心情沮喪。

回家後的梅奧認為他不能因此止步。此次公投中，共有超過六萬名志願者為贊成派宣傳出力，他知道人們在等著他的指引；他也和出版商說好，會寫一本
書，探討公投結束後，人們可以做些什麼，繼續支持原住民社區。然而，疲憊和一年來的壓力向他襲來，他從說好的11月開始動筆，一直拖到次年1月才開
始寫。

在這期間，梅奧和兩名孩子結伴去北領地一處河郊捕魚放鬆。他們遵循托雷斯海峽的傳統捕魚習俗和方式，捉到魚後，在河岸現場烹飪。梅奧看到，女兒和
他一樣，同樣喜歡按托雷斯海峽島民飲食文化做出的生魚片。

梅奧說自己在那一刻看到了希望。他也換了一個角度去看公投的失敗結果。

「有超過600萬澳大利亞人——相當於40%的全國人口——在公投中投了贊成票，」他說。「年輕的Z世代中，絕大部分人投了贊成票。」

他也指出，那些投了反對票的人們，大部分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討厭原住民社區，只是他們未能理解為什麼「原住民之聲」是最適合原住民社區的方
案。

澳洲原住民小史：公投失利背後，是哪些血淚債與憤慨？

延伸閱讀

梅奧說，儘管公投失敗，但2023年，澳洲民眾的確再次將注意力放到了原住民事務和權益上，很多人也邁出了第一步去了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在原住民
權益抗爭的歷史上，我們總是將反對聲音最終轉化為支持的聲音，從原住民爭取投票權，到爭取平等薪酬、爭取土地權力、爭取原住民產權（native

title），我們總是將反對轉為支持。」

為此，在為新書取名時，梅奧選擇了用「以前也是，未來也是（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這句在原住民權益抗爭運動中最著名的口號作為書名。他
的新書不僅包括對公投結果的分析，還收錄了原住民簡史，對一些針對原住民的常見虛假信息和誤解的核實和駁斥，還包括了一份「如何和你身邊的人介紹
原住民社區」的指引。他希望在公投之後，支持「贊成」的人們能把沮喪轉化為力量，繼續向身邊的親朋好友科普原住民社區；他也希望投下「反對」的人
們能夠借著公投，繼續了解原住民事務。

但公投後發生的一些事情，也讓梅奧感到憤怒和沮喪。

2023年，隨著公投失敗，澳洲一些聯邦州和各自當地原住民社區本來進行的協商和計畫簽署的公約，也在一些州的自由黨宣布反對簽約後暫緩。有的州的工
黨政府則宣布只會在連任後才繼續推動公約。「我對政客們利用原住民事件——無論是原住民之聲還是公約——來實現他們個人自私的政治目標感到厭
惡，」梅奧說。「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進步陣營的政客不再提原住民事務。」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31109-opinion-australia-aboriginal-people-history




2023年1月26日，澳洲悉尼，原住民在紀念「入侵日」。攝：Rick Rycroft/AP/達志影像

而殖民歷史對原住民社區造成的創傷，在公投後仍在折磨著社區。梅奧所在的北領地有著較高的原住民人口，也是烏魯魯聖地的所在領地。2007年，時任自
由黨政府在該領地實行干預法，其影響至今深遠。

最近，北領地州政府選舉，保守派結束工黨多年執政，一上台就推出更加嚴厲的青少年犯罪執法方案，提出只要犯事的青少年達10歲，就應該可以被判監
禁。長期以來，北領地的執法者被指責針對性執法，原住民青少年被關禁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種族。

澳洲關注原住民青少年犯罪，長期政策不到位成為痼疾｜Whatsnew

延伸閱讀

此外，有2024年的報導提到：聯邦政府為了縮短原住民社區與主流社區之間的差距，從2008年起開始實行的「縮短差距（Closing the Gap）」經濟文化
政策中設立的19個目標，只有5個「仍在正軌上」。梅奧讀完這些數據後，也為這些年來原住民福祉建設缺乏進展而感到沮喪。

2017年的《烏魯魯宣言》不止提到建立「原住民之聲」是實現和解的手段，還提到了要建立「馬拉卡塔委員會（The Makarrata Commission）」。

這一委員會將負責推動和實行原住民「真相（truth telling）」講述會，通過讓原住民社區講述親身經歷，還原前殖民政府與實行「白澳政策」時期的澳洲
政府對原住民迫害的歷史，並進行歷史紀錄，希望通過真相講述會，建立原住民與澳洲之間的公約。隨著「原住民之聲」公投失敗，梅奧擔憂「馬拉卡塔委
員會」不會實現。「目前工黨政府不再提馬拉卡塔委員會，但是他們仍有在繼續諮詢原住民社區，我希望他們會信守選舉諾言，會全面實行《烏魯魯宣
言》。」

在成為原住民權益活動家之前，梅奧是個碼頭工人，在達爾文港碼頭工作。除了原住民事務外，他現在也擔任澳洲全國海運工會的全國助理秘書。他說，澳
洲長達百年的工會運動和原住民權益運動對他的一生影響深遠。他認為自己從中學到的經驗是，運動的勝利從不一蹴而就，而是人們持續地關注而達成的。

他也希望借著新書，提醒人們可以為原住民做的小事有很多，比如一次與朋友的談話、一次閱讀，都能幫助自己和社會上的更多人了解原住民社區：「請你
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一下原住民社區，做一件小事情，這些都可以幫到我們實現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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